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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突然想到——
丛林生存的动物们都牢记并遵循一条

“弱肉强食”的铁律，肉食者但凡见了小弱
的，立马扑上去撕咬啃食；见了比自己强大
的，便赶紧跑路或抖抖瑟瑟躲起来。不过，
也有个别机会主义者敢于火中取栗、虎口
拔牙。比如蛇，尽管长虫们体形和大象比
差了不止一星半点，但它们敢于尝试“蛇吞
象”；又比如著名的鬣狗，有时候连雄狮、猛
虎、大象、河马也敢挑衅，试试能否有机会
撕碎吞掉。真佩服它们的勇气！

一直有个疑惑，在非洲丛林，比鬣狗体
型更庞大、武力更强大的不知几何，若以此
论资排辈，排行也不知几何。其何以获“非
洲二哥”殊荣、雅号，能排行“老二”？

当查阅相关沿革，再换种逻辑，便心中
了然，也心悦诚服了。

鬣狗，绰号“非洲二哥”，祖籍非洲丛
林。其圆头短吻，身形如狗似狼，虽冠有狗
名，却形迹猥琐，有狼之凶狠残忍，而无狗
之英武忠良。满脸微笑、点头哈腰，一副呆
萌可爱、人畜无害的模样，实则奸险阴狠，
下流之极。在动物界，绝大多数肉食禽兽
还是傲娇、有底线的，饿死也不会食用同类
的血肉。鬣狗们却鲜腐不厌，而且饿急了
连同类也会撕碎吃了。如此德行，在动物
界确实独树一帜，以此排名，靠前也当实至

名归。
然而，“非洲二哥”也有自愧弗如、甘拜

下风的。
最近，《南京照相馆》上映了，而且已在

全球多国上映。据网络信息，众多外国人
观影后感到愤怒：“这岂是人能干得出来的
么！”“简直是禽兽！”

的确，豺狼虎豹之类的肉食禽兽，没
有灵智，无良知可言，便无“天良”可丧，更
无从谈是否“丧尽天良”。它们只凭本性
觅食、攻击、撕咬，以杀为赛取乐、拿活体
做试验，不仅它们干不出来，“非洲二哥”
们也干不出来，遑论人呢。较之如此“功
德”，鬣狗们岂能不“二哥”？“简直是禽
兽！”简直有辱禽兽。

对此类，司马光曾如此评价：“知小礼
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
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
伏。”如若单是中国古贤如此评价，尚有因
偏厌而诽之嫌。然而，近代各国政要名宿
也有类似评价。罗斯福：“是有史以来我
见过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性格是非常
变态的……”孟德斯鸠：“一个血腥变态嗜
杀成性的……是一个邪恶的……”戴高
乐：“阴险与狡诈的……一旦看到你的弱
点，喉管立即会被它咬破。”……就不得不
令人警觉了。

事实上，无论《南京照相馆》《731》乃至其
他相关影片、图文史料，相较于14年的真相，
不过是通过九牛一毛的碎片“管中窥豹”。

然，其不但意图自我粉饰、涂抹历史，
颠倒黑白，称“大东亚共荣圈”“打南京，那
是被逼无奈……”更有帮闲以“太血腥”为
由，公然抵制上映观影，意图淡化，让我们
忘却那段黑暗岁月的伤痛痕迹，“忘却历
史，放下仇怨”“不要激化矛盾，应当向前
看，不要揪着历史不放”“要无菌化”，等等。

确实“太血腥”，不堪回首。也没人喜
欢揭去血痂欣赏那一团艳红。

可《格尔尼卡》《南京照相馆》《731》等
等，不过是毕加索们拾起其中一片留有血
痂的碎片化为了艺术杰作，相比刽子手 14
年之“勋业”“杰作”，又何止九牛一毛。倘
若如此脆弱，这也“太血腥”，感到不适了，
置身其中岂不骨头缺钙、四肢乏力、两股
战战、双膝着地。无数小小年纪的“儿童
团”“小八路”“川军童军”，不是从枪林弹
雨中浴血而出吗，不知道他们是否感到

“不适”了？
人善忘，尤其是安逸得久了，时间会淡

化曾经的伤痛，可能会忘记肉食禽兽是凶
猛、要食肉噬血的。人会忘，也可以忘。但
野兽会褪去掠杀噬血的本性吗？禽兽们不
会，“老二”们不会。“老大”们会吗？

有史为证。隋唐时期中土强盛，他们
点头哈腰十分谦卑，派遣小野妹子前来学
习经验，回去后进行封建化改革。此等屈
膝拜师，意图可不简单，有了底气便生了觊
觎之心。其后 1400 多年里，每每觉得有机
可乘，便想“趁中国虚弱，一决胜负”（俗语：
趁你病，要你命）。但每次都抱头鼠窜、衔
尾而返。被打服一次，便会老实、消停（战
略性卧薪尝胆）几十、几百年不等。经过明
治维新有了底气，又死灰复燃，有了“开拓
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野心。1874
年，彼时清朝国力衰退、腐败、无能、妥协，
被迫签订《北京专约》，贻害无穷。

千百年来孜孜不倦地记着且专注于
“‘战略性卧薪尝胆’，伺机‘一决胜负’”，至
今依旧把恶鬼当英魂供奉参拜。千百年如
一日地记着且执着地干一桩事，这份记性
和毅力，难道不强吗？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曾
警告玩火者“忘记历史的民族注定重蹈覆
辙”。张纯如女士也告诫国人“忘记南京大
屠杀，比南京大屠杀还可怕，因为它可能会
造成悲剧重演。”

也没人喜欢回味被野兽撕裂的痛楚和
恐惧。但丛林环境下，即便狮子、老虎、大
象们也懂得，不敢忘记“法则”和教训、放松
警惕、有所虚弱。遑论有前鉴的人呢？

立冬不久，学校后山的柑橘林如同点燃了无数盏
金灿灿的小灯笼，硕果谦虚地低下了头。清冽的空气
里，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酸甜气息。这诱惑对我们这群
半大孩子而言，像钩子一样钩着目光和肚里的馋虫。
那是90年代初期，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缺少荤腥，这满
山唾手可得的金黄，成了我们长久以来眼巴巴的念想。

“铁头，李眼镜，别装了！”晚自习刚结束，张胖娃就
凑了过来，眼神中跳跃着兴奋的火苗，“瞅见没？今晚
月亮躲云里了！天时地利，就差胆子了！”

我心跳擂鼓，喉咙发干。李眼镜慌忙推了推眼镜：
“万一……被逮……”

“逮个屁！”张胖娃豪气地一拍胸脯，“撑死胆大
的！李眼镜把风，铁头跟我上！”他那蛮劲儿冲垮了我
最后一点犹豫。三人如狸猫般溜出宿舍，直扑后山。

翻过矮土墙，浓郁的甜香裹挟了我们。黑暗中，枝
叶摩擦的沙沙声、果子坠地的“噗嗤”声，都敲打着紧绷
的神经。张胖娃像头闯进果园的小兽，粗鲁地拽下果
子往书包里塞，“咔嚓”的断枝声格外刺耳。

“胖娃，轻点！”我压着嗓子急道，自己却碰掉一个
柑橘，“咚”地砸在脚边，惊得浑身一哆嗦。墙外李眼镜
焦灼低唤：“快点！有动静了！”这话像冷水浇头。

突然，“汪汪汪——！”凶猛狂暴的犬吠撕裂了夜空
的宁静，一团硕大的黑影带着腥风猛扑过来。

“狗！快跑！”张胖娃怪叫一声，书包被树枝狠狠挂
住，柑橘滚落一地。我魂飞魄散，手电筒砸在泥地里。
两人连滚带爬扑向围墙，柑橘噼里啪啦掉了一路。李
眼镜带着哭腔喊：“快啊！人追过来了！”

围墙里传来炸雷般的怒吼：“贼娃子！站住！”沉重
的脚步声咚咚逼来。就在我们翻过土墙的刹那——

“砰！”一声沉闷却极具穿透力的巨响在身后爆开，震得
脚下土地发颤，空气仿佛被撕裂。是鸟枪打响了，一股
混杂硝烟和死亡气息的冰冷攫住了我的心脏……

“我的娘！”张胖娃惨叫一声，几乎瘫软。我和李眼
镜死命拖拽着他，没命地狂奔。冰冷的恐惧如影随形，
后背衣衫早已被冷汗浸透。

回到昏暗拥挤的寝室，我们惊魂未定。门一关，张
胖娃像变了个人，迫不及待把那袋饱经蹂躏、汁水淋漓
的柑橘“哗啦”倒在床铺上。金黄的果实滚落开，散发
出浓烈的酸甜气息，瞬间冲淡了死亡恐惧。

“来来来，见者有份！”张胖娃豪气地嚷着，抓起最
大的，指甲掐进果皮，汁液四溅，贪婪地撕下一瓣塞进
了嘴里：“值，真甜！”汁水顺着下巴流淌也顾不得擦一
擦。大家一拥而上，一抢而空。我也狠狠咬了一大口，
酸甜汁液溢满口腔。李眼镜小心剥皮，眼神不时瞟向
门口。大家吃得酣畅淋漓，随手将橘子皮抛出窗外，金
黄的弧线坠入楼后黑黢黢的阴沟里，成了“躺平族”。

清晨，天刚微亮，窗外便传来高亢暴怒的斥骂声。
我扒窗缝一看，血液瞬间凝结——是举鸟枪的承包
人！他满脸怒容，一手提枪，一手攥着几片湿漉漉沾泥
的橘子皮，正对校长指手画脚：“……脚印到了寝室，橘
子皮漂满阴沟……贼娃子不是你的学生，难道有鬼？！”

宿舍死寂，甜蜜荡然无存。张胖娃面如死灰，嘴唇
哆嗦。李眼镜死死抓住我胳膊。我屏住呼吸，心脏快
从喉咙跳出来了。

操场上，校长沉稳的声音响起：“老乡，莫急。没当
场捉住，不好硬说是学生。娃儿们从家里带点橘子，寻
常事嘛。”承包人脖子青筋暴起：“哄鬼！这橘皮跟我园
子的一模一样！就是贼证！”校长依旧平静：“一定彻
查，严肃教育。你自己园子的看管……也得再上心不
是？”承包人脸色涨红，恨恨啐了一口，将橘皮摔在地
上，鸟枪管对着宿舍楼虚点几下，这才骂骂咧咧地走
了，乌黑的枪管在晨辉里闪着寒光。直到身影消失，我
们才瘫软下来，冷汗浸透了内衣。

校长把嫌疑人聚到一起，洞悉一切的目光像X光
扫过，最终定格在张胖娃和我身上。他深深地叹了口
气，语气沉重得仿佛压弯脊梁：“嘴馋，想吃，不是错。
可这不告而取，就叫偷啊。古人说，‘不告而取谓之窃
’。”“窃”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我心尖上。我低头不敢
看校长眼睛，张胖娃也罕见沉默，粗壮的脖颈泛起了悔
恨的红色。

果园围墙上，很快钉起了警示木牌，园子里还有人
昼夜巡逻。我们每次远远绕过那片曾魂牵梦萦的金
黄，后背总感觉目光灼烫，像有人时时刻刻都在盯梢，
很不自在。

多年以后，恍然明白：那唾手可得的“甜”，底色是
令人心悸的“苦”。原来有些甜，在摘取的一刹那，便已
败坏了滋味。

因一句“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
过”，今年七月，我终于去到了那个在梦里期
待了数遍的美丽地方——新疆。这一路上
可真够“颠簸”的，每天至少有六七个小时的
车程，幸而美景在侧，让漫长的旅途都变成
了享受。

我们的车疾驰在公路上，小小的车窗
里，时而闪过戈壁，时而掠过青山，时而定格
静谧湖泊，最惊艳的是那座在云端若隐若现
的雪山，还没等我看清它的面目，就被抛在
了身后。这一切好似清晨朦胧未醒的梦，沉
醉不知几何。

直到身处草原腹地，我才敢确信，眼前
的一切并非梦境。目光所及除了绿色还是
绿色，牛羊在低头啃草，风在旷野里盘旋，一
切都是自由的气息。

朋友在牧民小伙那里挑了一匹棕黑色

的骏马，人与马缓缓走进无边的绿色里，又
是一幅绝妙画作。我怕马背过于颠簸，拒绝
了骑马，独自往山坡走去。天空湛蓝，白云
柔软，云杉错落，溪水潺潺，在这辽阔的天地
之间，人的心也随之辽阔起来。

我拍下眼前的风景分享给友人，她回
复，“这草原风光是一种药，最能给人疗伤。”
是啊，森林、河流、牛羊……大自然馈赠的这
一切，不都是治愈心灵的良方吗？

以前总把旅行当作短暂抽离日常生活
的一种方式，去不同的地方，感受不同的生
活，渴望在异乡寻找生活缺失的拼图。但是
这一趟出来，面对这般神仙美景，内心竟少内心竟少
了年少时的狂喜了年少时的狂喜，，难道是年岁渐长难道是年岁渐长，，心也变心也变
得迟钝了吗得迟钝了吗？？

同团的年轻男女中有刚刚毕业的同团的年轻男女中有刚刚毕业的““小朋小朋
友友””，，一路上一路上，，他们看见美景雀跃欢呼他们看见美景雀跃欢呼，，播放播放的

歌曲狂野不羁，为了出片凹着各种造型，他
们的青春热闹、张扬，也“颠簸”了我的心，我
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80 后”的自己与“00
后”之间的巨大代沟。几天相处中，我一边
试图去理解他们的青春，一边打捞自己散落
的青春碎片，越想，越觉怅然。

一天我们同去篝火晚会，“小朋友”拉着
我的手跑到人群中央：“姐姐，跳起来！”我不
会跳舞，勉强跟着音乐僵硬地扭动。无意
间，我瞥到人群里有两位阿姨，她们面对面
跳着，身体随性地大幅度摇摆，笑容灿烂，仿
佛她们就是晚会上的主角一般，比篝火还要
耀眼。我慢慢地靠近她们我慢慢地靠近她们，，不由自主地跟着不由自主地跟着
她们的舞步动起来她们的舞步动起来。。几曲下来几曲下来，，一匹野马好一匹野马好
似奔进了心里似奔进了心里，，震得胸腔发颤震得胸腔发颤。。快乐与年龄快乐与年龄
无关无关，，体力与年龄有关体力与年龄有关。。那天夜里那天夜里，，我做了我做了
一个梦一个梦，，我骑着马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上我骑着马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上，，风风

声呼啸中，整个人快要飞起来了……
旅程接近尾声旅程接近尾声，，我们上了独库公路我们上了独库公路，，热情热情

的的““小朋友小朋友””要用拍立得给我留影要用拍立得给我留影。。面对她的面对她的
镜头镜头，，我感到不自在我感到不自在，，不知道如何摆造型不知道如何摆造型。。““小小
朋友朋友””说说：：““姐姐姐姐，，勇敢接受眼前的自己勇敢接受眼前的自己，，你很你很
美美。。””这句话缓缓击中了我这句话缓缓击中了我。。我闭上眼睛我闭上眼睛，，深深
吸一口气吸一口气，，重新看向镜头重新看向镜头。。接过照片接过照片，，真如她真如她
所说所说，，镜头里的我很美镜头里的我很美，，没有了年少的青涩没有了年少的青涩，，
却有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坚定却有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坚定，，我喜欢那我喜欢那
样的自己样的自己。。

离开新疆离开新疆，，我回到了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我回到了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一切照旧一切照旧，，似乎没有变化似乎没有变化，，又似乎有点不同又似乎有点不同。。
有时闭上眼睛有时闭上眼睛，，我仿佛又看到了梦里的那匹我仿佛又看到了梦里的那匹
马马，，它在奔跑它在奔跑。。或者或者，，它想让我知道它想让我知道，，无论年无论年
龄多大龄多大，，心里总该有一片可以驰骋的旷野心里总该有一片可以驰骋的旷野，，让让
生活一直闪亮下去生活一直闪亮下去。。原来原来，，真正的旅行不是真正的旅行不是
去看风景去看风景，，而是把风景带回来而是把风景带回来，，种在心里种在心里。。

“吃百姓之饭
穿百姓之衣

莫道百姓可欺
自己也是百姓”
这些湿透的衣襟
原就是自己祖辈
曾经生活的模样

这一份体验
闻之心疼
又欣喜

为生民立命
的种子

在东方大地上
生长

行走的路
比目光还长

长到要把背影
叠成路标
让后来者

沿着足印的
方向

每步落下
都是阳光
每滴汗珠
皆成春溪

世纪会记得
学子之心

正变身北斗
悬在人间的屋檐

照亮那些
还没来得及命名的

远方

执剑之日

踏阶而上的这天
风梳草木，云托日月

阳光漫过石阶
为初程铺展

一层金色的暖

每一步都叩响庄严
国徽在门楣轻颤

那抹金，是岁月熔铸的箴言

剑尺悬于壁，无声却滚烫
从此，你接过人间清浊，眼底长天

花名册上落下的笔迹
一头牵着家的炊烟，一头连着国的山川

你是掌心未褪的暖
山河托举的赤子

石阶承着乾坤正气
身影立成天地威仪

从此，你属于万家灯火
而那颗护人间大道的心

永远向着土地
永远向着长天

不敢忘却的记忆不敢忘却的记忆
□ 王勇

麻辣快语麻辣快语

非常感悟非常感悟

诗意绿洲诗意绿洲

生活五味生活五味

橘橘渍渍
□□ 都国胜都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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